
! ! ! !开始动笔了，却遇到诸多困难。首先，时
间是那么捉襟见肘。我供职的单位除了肩负
出口产品的包装印刷任务外，更有许多国内
名牌产品需要开发设计，任务大多很急。作
为美术设计师，白天我要承担产品包装设
计，要画墨稿、审核彩样、接待客户，忙得不
亦乐乎。下班回到家里已累得无力讲话，赶
紧睡上一会恢复体力，晚饭后就开始画。
妻子徐珍的理解支持和参与，为我增添

了动力。她不仅同我一起酝酿、改编文稿，在
玻璃板上拷贝画稿，还和我父母包揽了全部
家务。白天工作、晚上画画，让我像一个陀螺
一样高速旋转，为了缓舒紧张的神经，保证
睡眠质量，深夜妻子还陪我去马路上跑步，
日复一日，日复一日……

当时我作画环境也着实艰苦。正值市
政动迁，我们全家搬到泰兴路一条弄堂的
临时房里。说是“临时”，却也苦苦“临时”了
!年。那临时房其实是搭出来的棚子，上盖
竹爿油毛毡作屋顶，下铺碎砖混凝土作地
板，冬天冷得室内结冰，夏天热得好似蒸
笼。我们一大家子包括 "#岁外婆在内，四
代三对共 "口人，就蜗居在这 $%平方米的
临时房子里。父母想方设法隔出一个小角
落，摆了张小桌子让我画画。我在桌上搁一
块 &开小画板，四周堆满画画工具和资料，
还挤着锅盆碗筷和奶瓶……但这一切丝毫
没影响我作画。
脑袋中已储存了许许多多的素材，但真

要给人物“造型”了，以谁为模特儿却又令我
颇费踌躇。虽然以前我画过《巴黎公社》《地
下游击队》等连环画，但那里面的“外国人”
泛泛勾画就可以。但画《悲惨世界》就不同，
这部享誉世界的名著，有那么多鲜活的人
物，而且小说的读者早就先入为主地在心中
有了自己的人物形象，你创作的人物首先就
要在外形上得到读者的认可、感染读者，这
可是件难事。
我考虑了很久，后来想起中学时代曾看

过的苏联电影，特别着迷《奥赛罗》的主演邦
达尔·丘克及《复活》中的谢明娜，我想，就让
他们来“出演”吧！我找出了相关剧照作参
考，再加上想象，画出了冉阿让和芳汀这两
个男女主人公的形象。
对这个斗胆的“发明”，起先我还有点心

虚———他俩可不是法国人呀！后来我发现世

界各国拍电影，只要角色合适、气质对路，导
演选演员是可以跨国界的。所以，我的“借
用”也不算出格。至于珂赛特，我一下就想到
当年色彩老师女儿那对大大的恐惧的眼睛，
决定把她画进书里……
随着连环画一幅幅画下去，我越来越觉

得自己的绘画功力不足，特别是每个人物的
面貌、体型要前后一致，动作要有区别，要有
个性，人物与人物之间更要相互呼应协调
……我边画边感慨———当年宋秉恒教授为
了让我们打下扎实的基础，对学生是何等严
格啊！他规定我们每周至少要交 '幅像模像
样的速写，决不能敷衍了事信手涂鸦；要求
我们正正规规把习作贴在墙上，毎周一清
晨，他带领着助教们走进教室逐幅检查点评
……想起这些，我就对恩师感激不已，又愧
疚万分！因为我没能在那滔天浊浪席卷的时
刻，站出来说个“不”字，用自己的身躯为老
师遮挡片刻！这时我才明白，当初看了《悲惨
世界》后的凄厉痛哭是为了什么：那是我在
用眼泪，冲刷自己灵魂深处的无奈、委屈和
懦弱啊！

我觉得自己与《悲惨世界》结下了不解
之缘，不但是圆了自己的一个梦，也是对过
往羞愧的一种补偿，更是对辛勤教诲我的许
多老师的真心回报！

责任编辑：观 浪

视觉设计：董春洁 星期天夜光杯·百姓纪事B!" !"#$年 !月 !%日

星期日
来稿：&'(!)*+&"#$%"#&

信函：,-.*!)*+&"#$%"#&

!"小时读者热线!

/0!!11

! ! ! !连环画《悲惨世界》第一部共 ('%幅
画，我画了整整一年，)"&#年 *月出版了。
这一年的六一儿童节，我正在北京出差。那
天清晨，我特地赶到王府井新华书店去。我
去时，书店门口已挤满了人，门一开，人群
像潮水一样涌入店堂。
随着人流，我“流”到了连环画柜台前。

我见到一对中年夫妇，正抱着一叠连环画
翻看，最上面的那本正是我画的《悲惨世
界》。他们衣衫简朴，看来境况并不宽裕，那
位妇女正从口袋里掏出一角一角的零票在
数钱。我上前问：“买给孩子的？”“嗯，给孩
子，也给自己……”那女的削瘦的脸上露出
灿烂的微笑。猛地，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
掉下来！我想起了当年躲进小屋讲《悲惨世
界》的往事，如今，我可以将这部纯净人们
心灵的故事讲给更多的读者听了！
《悲惨世界》连环画第一部印了 *+#万

册，接着又加印 '#万册。同年，连环画《悲
惨世界》被评为浙江省连环画展览优秀作
品奖，次年又获得全国第二届连环画创作
改编二等奖。
我和陆和荪紧接着改编第二部。由于

我俩分住沪、杭两地，通常是：我先写出脚
本初稿寄他，经他悉心修改、润色，包括写
出对人物、场景的构想，然后我依据修改的
脚本画画。画完陆和荪再对照每幅画面作
文字的最后酌定，删去那些画面上已表现
而显得多余的文字。由于那时邮政投寄速
度的局限，加上我们不断地认真推敲、反复
修改，稿件在两地来来往往，进度很慢。
没想到这让一些读者等不及了。那天，

我收到一封几位广州人民医院护士和纺织
厂的女工联名写的信。信中，她们催促我
“赶快画出来”！其实，我们也很着急，但《悲
惨世界》这部小说共有 '册，翻译家也在赶
着呢，目前还没出齐。
后来，这部名著的翻译者李丹、方于的
儿子李方明写信告诉我：李丹已不幸去
世，是妻子方于支撑着体弱多病的
身躯，不离不弃地从丈夫停笔的
地方继续往下翻译……

上世纪 ,%年代，他们夫妇
留法归来，教授小提琴、法文，
有感于雨果的《悲惨世界》，决
心翻译出来让国人共享这精
神瑰宝。他俩是利用业余时
间进行翻译的，为此走过了
整整半个世纪的艰难历程！
《悲惨世界》连环画总共

五部，-'&页，一直到 *"&-年
才全部出齐，耗时 &年。

,%%* 年 ' 月，《悲惨世界》
连环画在《新民晚报》这个有着最
大读者群的媒体上连载。之后，上海

大可堂文化有限公司的老总张奇明来
找我，希望我能授权他们再版这部书。我
慎重考虑后，提出创作新版《悲惨世界》连
环画的想法。
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看到

这些年来国内连环画业的式微。我想明白
了一个问题：时代变了，当我们进入万花筒
般的信息时代，人们的社会心理、审美心理
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连环画原来“模式”
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时代，不能适应年轻一
代的审美需求。连环画必须有所变革。
我聘请了一位电脑高手协助，花了足

足三个月，把原稿逐幅扫描並重新修改。这
次我完全去掉了连环画划一的方框，代之
以圆形、正方形、长方形的各种边框，并把
说明文字当作图形元素嵌入画中，使图文
并茂。由于使用电脑技术，我可以轻而易举
地将画面按自已的构想作大胆处理，我探
索着，力求把气氛烘托到极致！这部新版连
环画，得到读者喜爱，很快销售一空。

丽丽把 ,%*,年新版《悲惨世界》电影
的 ./.邮来了，我迫不及待地打开欣赏。
汹涌澎湃的场景扑面而来，雨果所描述的
那种复杂而深刻的真实人性，是那么瑰丽
多彩，让我又一次热泪盈眶。感动之余，我
又心生愧疚：受历史条件和自身认识水平
的限制，当年编绘的《悲惨世界》连环画，未
能完全忠实地表现雨果的原著———这历史
的遗憾还有机会补救吗？我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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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那日，好友的儿媳丽丽从 00发来短信：
“大伯伯，,+),新版《悲惨世界》电影出来了，想
看吗？要，就将 ./.邮寄给你。”我心里一震，迫
不及待地击键回复：“要！”顿时，尘封多年的往
事又浮上心头……
那是十年浩劫开始的 )"11年，当时我正在

浙江美术学院版画系求学。几乎是一夜之间，发
现身边许多原本温良恭俭让的同学都突然变了
样。他们振臂高呼着“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
威”的口号，给老师们挂上“黑帮”的木牌进行批
斗，甚至还用各种方式侮辱老师的人格……操
场一角堆满了被击得粉碎的维纳斯、大卫的石
膏像；一些人还燃起熊熊烈火，疯狂地焚烧书
籍、画册……
一些“镜头”深深刺激着我，刻进我的心里：

教过我 !年素描的老教授宋秉恒，目光呆滞、神
情恍惚地踽踽独行；造反队队长令我押送教色
彩的张玉忠老师，从“牛棚”回家两小时给他小
女儿烧顿饭。 当我走进被抄家后狼藉不堪的
房间，见到那羸弱的小姑娘紧紧抓着父亲的裤
腿，眼泪哗哗直淌，怯怯地问“爸爸你能不走吗”
……我的胸中充满了悲伤和苦涩……
那时在学校里，我属于一门心思读书、“走

白专道路”的学生，造反派恶狠狠地警告我：若
不与老师划清界线，接下来就斗你！那段日子，
我无比惊恐，脑子里常常一片空白……

! ! ! !我没有资格参加“大革文化命”的运动，渐
渐被晾在了一边，这倒让我一下“清闲”起来。那
次，从上海探家后回杭州，我的行李箱夹层里，
秘密夹带了一本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这
是一本故意撕去了封面的书，弟弟借给我时一
再提醒：“千万要小心！”
趁宿舍没人的时候，我悄悄翻开了《悲惨世

界》，下意识地随手从中间翻开读，没想到一下
子就被吸引住了。我爱不释手，一口气读到天
亮。看完后再从头读起。终于，我抑制不住地哭
了！我哭得那么伤心，却又那么痛快！我读着这
部有关人性的经典小说，仿佛忽然变了一个人，
感到这些日子来受到的委屈和压抑，全都从我
身体里宣泄出来了！
《悲惨世界》的故事开始在我心里发酵，随

着时间的推移，就像酿熟的酒一样，这酒香要喷
薄而出！虽然这是当时犯禁的“资产阶级大毒
草”，但我克制不住，第一次做了“说书先生”
———给前来探望我的小表弟绘声绘色地讲述了
一遍。后来，我又忍不住将《悲惨世界》的故事讲
给几个还能交往的同学听，听者无不唏嘘……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浙江嘉善一印刷

厂当工人。“文革”的狂热渐渐在消退，因为学的
是美术专业，我开始业余创作连环画。那次，我
以业余连环画作者的身份，被抽到衢州参加浙
江省连环画创作会议。会议上几个分别许久的
老同学相聚了，大家都很兴奋，晚上谁也不愿去
看什么样板戏，便蜷缩在招待所的小屋里关起
门窗，紧张而神秘地讲起与会议精神大相径庭
的“资产阶级大毒草”的故亊。其中有位梁平波，
是比我低一届的同学，没有想到几年后，竟是他
给了我巨大的支持。
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们团团围坐，先是听梁

平波讲《基度山恩仇记》。接着轮到我讲《 悲惨
世界》。讲述中，我强烈地发泄着对沙威的憎恨，
憎恨这个以正义的名义行事，却是狼一般凶残
的恶人……这部经典名著，在我年轻的心中点
起一盏明灯，不论多少岁月，永不熄灭！

! ! ! !终于，梦魇般的“文革”结束了！)"-"年
时，雨果的《悲惨世界》作为第一批开禁的外
国文学作品得以重见天日，与广大读者见
面！那时，我已调回上海，在人民印刷七厂
（现上海凹凸彩印总公司的前身）搞美术设
计。
我欣喜万分，当即给浙江人民美术出版

社写信，表示“即使没有稿费，我也愿意自编
自画创作《悲惨世界》连环画……”
回音很快来了。那天我在单位接到一个

电话，拿起话筒，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正是
老同学梁平波。此时，他已担任浙江人民美
术出版社的领导。梁平波热情地鼓励我立即
“开工”，他还派社里的资深编辑陆和荪来帮
我修改、润色脚本。
为了画好《悲惨世界》连环画，我必须查

找相关的资料，因为当时我连国门都没出
过，)"世纪的法国是什么样子，我得凭借资

料才能展开想象啊。
走进上海图书馆，才知道那年头一个工

厂职工根本没有资格借阅外文资料。多亏一
位同事通过她同学，总算开后门为我借到一
些美国的地理杂志，在其中查到不少法国的
城市乡村的图片。大喜过望的我带着面包、
水壶，利用节假日去图书馆阅览室翻阅地理
杂志，并用钢笔把资料描摹下来。我一连画
了好几本素材。
朋友知道我在“想象”法国，就介绍并陪

同我拜访了曾在欧洲生活过的老画家陈俭，
他曾画过十分精美的《茶花女》等法国题材
的连环画。陈老热情接待了我，给我讲了很
多欧洲风情和欧洲典故轶事，令我受益匪
浅。为了找资料，妻子也到处托人。有时从朋
友处借来了画册、明信片，就赶紧拍照、临
摹。我还查阅了与雨果同时代的一些知名作
家，从他们作品的插图中汲取养料……

{1}风云突起浊浪涌

{2}故事在心里发酵

{3}“想象”法国寻资料

{4}陋室一角勤奋画

{5}“小人书”有大效应


